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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德的道德律强调人类理性为自身立法，并认为有理性的人应自觉遵守这种道德法则即道德的

意志自律。这种在实践中启迪道德良知和追寻人们心中的道德理想的思想观点，对解决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迷

惘和道德危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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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德道德律的内涵

康德曾经这样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

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

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1]康德这里的

“心中的道德律”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中国的孔子在谈及

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时曾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矩。”[2]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说，康德所惊奇和敬畏的心中

道德律与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具有相通性。这种相通

性似乎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道德律是道德意

识的充分自觉，即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其二，这种充分

自觉的道德意识已经是一种理性化的并且具有普遍性的

道德规则，即孔子所说的“矩”。
首先，在康德看来，道德价值的根据既不源于上帝，也

不来源于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的社会实践，而是来源于人的

理性，即社会成员所普遍遵守的道德法则。“一切道德概念

都完全先天地在理性中有其位置和起源，而且无论是在最

普通的人类理性中，还是在最高程度的思辨理性中，都是

如此。”[3]418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以“实践的自由”标志

人类的理性具有超越感性界限的能力。“人在自己里面确

实发现一种能力，他凭借这种能力而把自己与其他一切事

物区别开来，甚至就他被对象所刺激而言与它自己区别开

来，而这就是理性”[3]460。理性体现了他不同于任何自然存在

物的超验本性，理性令人们为了另外的更高的理想———达

到无限的自由境界而生存。康德认为，人只有在道德活动

中才有可能超越自然的限制，完全遵从理性法则而行动。
其次，康德强调理性为自身立法，并且认为“这种立法

必须能够在每一个理性存在者自身发现，并从其意志产

生”[3]442。这种道德法则不是随个人意志而变的一种主观任

意的东西，而是对一切理性存在者皆有效的“客观”法则。
真正的道德法则不是任何个体的理性意志，而是一种与任

何利益无关的普遍的理性意志。因为每一个体“不按照任

何别的准则采取任何行动，除非该准则是一条普遍法则这

一点能够与该准则相容，因而只这样采取行动，即意志能

够通过其准则同时把自己视为普遍立法者”[3]442。即是说，道

德法则不是每一个理性存在者为自己确立的特殊的行为

准则，他所确立的准则必须同时也是所有理性存在者都应

该遵守的准则，唯有个体的理性意志准则上升为普遍的立

法形式才成其为道德法则。所以，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就

是理性对自身内在必然性的规定，是理性为自己确立的法

则，这种法则是脱尽一切经验内容的纯粹理性规定。
最后，康德认为有理性的人应自觉遵守自己颁布的普

遍法则即道德法则的意志自律。所谓的“意志自律”就是

“意志的第三条实践原则，来作为意志与普遍的实践理性

相一致的最高条件，即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

普遍立法的意志的理念。”[3]439 何为意志？康德解释为：“意

志是一种能力，仅仅选择理性不依赖于偏好而认做实践上

必然的亦即善的东西。”[3]419 依康德之见，意志自由一方面

意味着意志不但可以控制爱好和欲望，而且能够完全摆脱

爱好和欲望的影响；另一方面意味着意志所服从的规律同

时又是自身立法的产物，即它所服从的规律是它的准则的

普遍立法形式。如果人的行为完全为爱好和欲望的自然规

律所规定，那人就无道德可言。只有人的意志完全摆脱了

一切爱好和欲望的羁绊，独立于爱好和欲望而发挥作用，

并且能够服从自己为自己所确立的普遍的必然道德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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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才获得了不同于一般自然物的价值和尊严，才会有

责任和道德。康德认为，道德的自律就是表明道德是人自

身之内的规律而不是人之外的规律，自律是人作为理性存

在者自由的体现，因此，自由是自律的前提。何为自由呢？

“因为对感官世界的规定原因的独立性 （理性必须在任何

时候都把诸如此类的独立性归于自己）就是自由。”[3]461 更

确切地说，自由就是理性的自决。“如果自由不是自决，它

是什么呢?所谓自决，就是作自己的规律，乃是意志的属

性。”[4]这种自决也就是理性的自律。所以，人们的意志之所

以是自由的，乃是因为他们所服从的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规

律而非自然的规律。自然法则是对一切经验对象的必然规

定，而道德法则是理性存在者对于自身内在必然性的自

觉，因此，所谓意志自由不是对外在必然性认识基础上的

相对自由。那种在认识必然的自然因果律基础上，在许多

可能性中选择行为的意志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

始终没有摆脱外在必然性的支配。真正的意志自由是理性

为自身立法、且能够在实践领域按着自身的法则而行动。
二、康德道德律思想的局限性

在康德的道德律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矛

盾，康德一再强调意志自由就是对道德律令的服从，但在

康德那里道德却是由先验理性自身演绎的具有普遍性和

必然性的绝对命令，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普遍的绝对

的道德律令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具有一定程度

的相对性和有条件性。因此，康德的目的王国也只能是一

个理想中的道德王国。康德的道德律思想矛盾的关键就在

于他试图从先验理性自身推演出人的道德律令，结果必然

是将人的道德和自由从人的感性经验层面剥离开来，归于

一个抽象的理性主体。
康德的道德律思想，是有理性的实践主体对道德的先

天敬畏。这种道德的先天敬畏，源于道德本身的先验性、普
遍性和神圣性，是道德律作为绝对命令对人内心产生的一

种应当行为。他抛开经验世界，在纯粹的理性思辨中去寻

找道德的根据，必然使他的理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并成为实际生活中难以把握的东西。这样人们对道德的敬

畏就变成了一种超经验的纯粹出自理性对道德律的敬畏。
康德认为这种敬畏之情，是一种先天地被认识的情感，它

不是人的实践经验的产物，也不是出自于人自身对道德的

敬畏之感，它高于人之上，是排除了人的一切感性经验，一

切感性情感，在纯粹理性的主导下产生的一种“惟一真正

的道德情感”。而事实上，道德敬畏就是人自身对道德的情

感，是人的道德实践的产物，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

过程，是道德情感在人内心的升华。而不像康德所认为的

那样，是没有一点感性经验的东西在里面的。人们对道德

的敬畏之情，既有人的感性成分，又有人的理性成分。人们

之所以要对道德产生敬畏，其主要来自于人们对道德功能

与作用的认识，来自于人们本身对道德的需要，这才使得

人们敬畏道德成为必然。总之，道德律，作为人的一种高级

的道德意识，是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道德

实践活动所决定，而不是由作为绝对命令的道德律本身的

特性所决定，更不是一种先天的情感。
三、道德律思想的现代启示

虽然康德的道德律思想存在着一些缺憾，但是对后世

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康德的伟大并不在于其理论的完美，

而在于他为后人开启了思想的大门。康德以“头上的星空

和心中的道德律”的言说，将道德和自由提升至人性的本

体高度，他以意志自由作为道德法则的基础，强调道德法

则的无条件性。康德将道德和自由提升至人性的本体高

度，并与人们的身份地位严格区别开来，从而将隐藏在人

身上的崇高性显示出来。他通过道德和自由唤起人的崇高

感、自豪感，并将这崇高感赋予人以尊严来形成人们道德

实践的动机。康德反对任何带有功利的思想，他认为，“每

一个理性存在者都应当决不把自己和其他一切理性存在

者仅仅当作手段，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自身来

对待。”[3]441 康德试图以动机的纯洁性来保证人的崇高性，

要人们永远景仰内心的道德法则。在这个经济日益发展，

人们却躁动不安的社会，许多人经不住感性情欲的诱惑，

沉迷于物质享受和浮华虚荣，却很少有人再去眷顾人性的

尊严和崇高。一些人在利益面前违背了自己的道德原则，

丧失了做人的良知，明知是恶而有意为之，宁可不顾道德

也要获得眼前利益或个人利益。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重

温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能够使我们保持清醒：人是有尊严

的，人之为人的尊严就在于人不会像其他动物一样屈服于

感官欲望，人的尊严体现在平常人的道德意识里；人类应

该相信自己有能力主宰自己的行为，凭借自由意志的指引

和规范，我们可以不断趋近自由意志和道德律令之间的一

致，使人类不会仅仅为了追求自己的某种私利，以某种经

验对象的实现为目标来确保自身存在的最高价值的实现，

从而使社会的发展迷失方向和陷入误区。一个道德堕落的

社会，经济与科技越是发达，人们面临的危险也就越大。康

德的道德学说从有限且具有理性的人的道德需要出发，指

出道德律来自人的道德需求本身，“如果你不关心首先使

自己成为好人，至少是在成为好人的途中，那么你将永远

不会使你自己成为有诚实信仰的人。”[5]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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